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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没有噪音的湖上游船，犹如一头听话的水
牛，只需动一动鼻绳便躬耕直行。慢速时，发出一
种来自肥沃土地被犁铧翻动的低沉声音，快速时，
那是无声的冲力之下的哗啦啦的水响。

这是缘真——在海南地图上不过是个小点，但
却是旅人们喜爱的地方。即使在炎热的夏天，呀诺
达气温高达 30℃以上，而缘真则一年四季都保持在
25℃左右。尤其是缘真的湖水，碧澄、柔润、清
爽，像宽幅的绿色绸缎，又像黎家人酿造的老藤美
酒。水牵着船儿向湖心徐徐而去，岸上的青山清晰
地拷贝在明镜般的湖面上。一股股旋转的大野清风
迎面扑来，人和湖水的脸面都泛起了一条条颤抖的
皱纹，仿佛一切都变老了，在不知不觉之间展现了
无数个历史的年轮。人像水一样，很早的时候就走
出周遭山间的各处密林，他们以少年般蹦跳的姿
态，成群结队地一路欢歌，赶到人生拼搏的浪潮中
却变得青春易老，似乎一夜之间就收敛了所有的浪
漫而变得稳重和老成。苍老的山体少说也有上亿年
的历史沧桑，从那些显现或隐现的皱纹上，不难读
出它们嶙峋的创世之初的悲壮和苍凉的上古的颜面
与表情。风停了，湖水安静下来了，也只有在这个
时刻，这里的一切才又焕发出蓬勃的青春魅力。她
以纯真圣洁的心胸接纳天地的一切，同时也释放心
中的一切；她以博大的热忱捕捉着宇宙万象的美，
与她相遇的物事都变成亦真亦幻的诗的意象。

哦，白鹭鸟！顺着一位文友的指向，我们看见
了一群白鹭，也看见了白鹭所栖息的红车树。这种
冬季从遥远的北国过来的鸟儿并不稀奇，倒是那红
车树颇有几许难解的诡秘。在岸上见到的红车树的
树冠是娇嫩欲滴的红色，树冠之下才是浓重的黛绿
色调，而靠水边的却是从头到脚的浅白色，一张
张、一叠叠可亲可爱的浅白色。远远望去，起初有
点怀疑是那个老爱变换叶色的荔枝树，待驭船师傅
将船儿靠了过去，双手摸上去，终于弄明了真相。
正是红车树，它们一棵挨着一棵，蓬蓬勃勃的一派
风度，弥漫开来的一腔热情，有着连雾树开花时漫
漶而出的温馨和芬芳。我明白了，凤凰栖梧桐，白
鹭恋红车，这也许是自然界的一种恒定规律。大自
然的广阔意义不仅在一座青山、一泓碧水、一丛绿
荫，还在于它所能自由选择的或红或白乃至更多的

一道道亮丽的风景线。
船儿在能看见长条水草的水域来个急速的弧形

大转弯，抛下一路翻腾的浪花和跳跃嬉闹的鱼儿，
疾驰而来的白鹭鸟使出觅食的本领，对贪玩而忘了
下潜的鱼儿猛扑直戳，囫囵吞枣。当肚子填饱之
后，它们绕着船儿咕嘎咕嘎地欢叫，撂下一句句感
激的话语。船儿从右岸转向左岸，从左岸走进湖中
的袖珍般的小岛。小岛仅有数百平方米的面积，一
座不大的古亭翘立着鱼尾似的檐角。传说它已存在
了几百年，每当月圆之夜总会传出天籁般的古箫
声。岛上依水而建的建筑古色古香，风格别致。这
其中布置了非常考究的茶座空间，每一围茶座旁伫

立着一位身着中式碎花服饰的女子，她们很客气地
献上了轻度的鞠躬和绚烂的笑容。一旦落座，一阵
香气袭来，女子沏上幽香的养生沉香茶。在纤纤玉
指的执礼下，展开的是儒雅的茶道，得以品尝这美
滋滋的茶汤，胸中便有了升腾而起的缕缕意味。倏
然间，古亭荡起一出雅韵的古琴曲：一位宋代装扮
的白发苍苍的艺女拨动着一架名为“九霄环佩”的
古琴弦，另一位也是宋代装扮的少女摆弄着茶炉、
茶盘、茶壶、茶杯。乐音犹如从遥远的宋代款款飘
来，越过好几百年的时间跨度，似炉火，似水声，
如山岚，如朝雾，弥漫着，蒸腾着，那么火热、润
滑、轻扬、空灵、陶醉。少女伴随乐音以舞蹈般的
身手演示了“观皿洁器”、“鉴茗品香”、“点茶击
沸”、“分茶游艺”、“奉茶伺君”等礼仪，她的动作
是那样的柔软、轻快、灵巧。

离开小岛，低头蹿过一处恣蔓的草丛，平步踏

上樟子松木建成的栈道。尽管见不到几个人牵手才
能围拢的参天大树，却看到了次生的众多树木，完
全可以把它们当作久违的兄弟，伸手摸一摸或拍一
拍粗壮的身躯，或道一声珍重，或干脆作一种零距
离的交谈。阳光玩童似的，一个劲儿地钻过树叶溜
到地上，与对它翘首以盼的小花小草一块摸爬滚
打，滚出了一股股山野特有的气息。猴子藤粗壮却
也盘曲得很，不知根基在哪里，却一味地疯爬，冷
不丁结出一个个抓满掌心的果子，滚圆滚圆的，没
熟的是墨绿色，熟了的是血似的深红色。粽子叶摆
出宽裕的脸面，像是等待着端午节的到来，它们繁
盛于各处山间。每年端午节临近，我们会三五结伴
去摘取，挑上一大担到街市上卖，剩下的拿回家包
粽子。露兜草，长长的软条状，或分开或集结地伸
展，三棱形的叶片上带着锯齿一般锋利的齿牙。黎
族人用它编凉席、斗笠、米篓，也包大粽子；人们
插秧后将它插于田头，瓜菜栽种后将它搭在篱笆
上，产妇分娩后将它挂在门前。这里的菌类也是有
特色的，不知是雨量充沛，还是大自然给这一片土
地投下了太多的生命关爱，一串串木耳列队于枯枝
之上，耷拉着皱褶的脑袋；一朵朵蘑菇匍匐于淤积
的叶泥之中，戴着白色或紫色的帽子；膀大腰粗的

“母灵芝”黑不溜秋地凿入皲裂的大树头，尽管你使
出牛大的劲儿也搬它不动；倒是“公灵芝”显得颀
长、苗条，几条一束地伫立于长有苔藓的乱石之
中，那与生俱来的棕红色深浅不一，却有着无法替
代的光亮色泽。

还有更深的山林呢，咱们是否再走？
还没尽兴呢，走！
离开栈道，再往西走，行于弯曲的羊肠小径。

似乎涧溪淙淙，却不见踪迹；似乎鸟儿咻咻，却只
闻其声。一只彩色毛鸡从前方的草丛中跃起，歪着
黑亮的头儿朝这边斜睨几眼，猛一转身，呼啦一
声，飞箭一般遁去了。踩着十分柔软的淤叶，尽管
前面飘荡着淡淡的林雾，可参天大树已隐约可见
了，一棵、两棵、三棵、四棵……这不就是我们早
已想拥抱的森林吗？哎哟，真好，真想立即奔涌而
去，可一抬腿就愣住了，脚下是无法判断的沟壑，
阴森森的，似有万丈深渊，这真的是无限风光在险
处吗？

年初，村里86岁的九爷种了块麻，这就成了村里人的笑
谈，人们笑他是老糊涂了，种块麻做什么？在人们的笑谈中，
关于麻的回念，却点点滴滴地在心底活泛起来。在老家，塞北
燕山深处的大山里，在那不成气候的点点片片山地上，曾经
生长着一种作物，它叫麻，在那荒寒的岁月，它曾给我们的日
子带来过无限的温暖和意趣……

杀麻
麻的皮实，就如一首歌里唱的：给点阳光就灿烂！在我们

那无霜期只有 50 多天的坝上高寒山区，种什么都怕长不出
来，可是麻在什么样的薄地上都能够茁壮成长，就是再早的
苦霜，它也能或多或少有些收成。

故此，春天播种的时候，女人们往往在怀前吊着个白布
袋子，里边装上些麻籽，无论是在山梁上，还是在坡地里，也
不管播种什么，都在地头撒上几把麻籽。用不了多久，麻就长
成茂密的篱笆墙，给庄稼站岗放哨、看家护院。

秋天，地边的麻子收在一起，好大的一垛。人们把它打成
麻油，分到各家，一年炒菜点灯都指望它。

麻油清清亮亮的，透明得碧绿，散发着独特的清香，村子
里有一家用麻油炒菜炝锅，满村子都飘散着香气。只是麻油
里不知藏着什么物质，人吃多了，像吃了酒，会微醉。后来有
聪明的主妇想出办法，用大火烧麻油，烧过的油就不药人了。
但这要掌管好火候，开锅即迅速熄火降温，否则在一瞬间，满
锅的麻油就会以排山倒海之势沸腾，顷刻流泻到地上。每到
秋天，总会传出谁家把麻油烧跑了，跑得一滴不剩的笑谈。

在那个年月，麻的用途，还不仅仅是吃油、点灯。麻的最
大功用，是披在它身上的麻筋，可卖钱，可纺绳拴农具，可搓
成细线绳纳鞋底。

每年，队里都要在土质肥沃的河边，精细地种麻，种这麻
的目的，不是为了收获麻子，而是麻线。点播麻的时候，有意
种得稠密，麻在拥挤中长得高而纤细，到盛夏后，麻已经长得
密不透风了，没办法再长了。这个时候，人们就要“杀麻”了，在这之后麻才能够真正
成为线麻。

杀麻，就是把麻身上的一切多余的东西都砍杀掉：枝杈、叶片、麻果。让它身上的
一切养分都留给麻线。结了果子的麻就成不了线麻，要成为线麻的麻就不能够收获
子实，这是麻的哲理，一物不得二用。

杀麻那会，正是盛夏而望秋至。瓜果都已经成熟，青青的棒子甩着红缨穗，毛茸
茸的谷子扬花灌浆，孕育秋实的时节，大地荫深似海，飘香滴翠，一切尽展风流！

庄稼地里的一切农活都已作罢，农人在安恬静谧中守望着秋的来临。这时候，那
气息来了——如丝如纱的雾岚中，湿润润的，微甜中夹杂着一点馨香的气味，那是麻
的气息！于是，人们开始为杀麻做准备了。

女人们找出荆条、柳条编的木筐，还把细长的白布口袋拿到河边儿冲洗干净，这
些东西用来装拣麻地里的宝物。

男人们开始做麻刀。杀麻，不能够用铁刀，那会伤了麻，要用木刀。男人找来榆木
或山杨木，这些木料坚挺耐磨，把一块木料削得很薄，有了锋利的刀刃，再安上长长
的木柄，这就做成了麻刀。

在庄稼人心里，杀麻不能叫做活，而是带有游戏的味道，有如孩子们春游踏青般
的渴念。那是忙秋前的一个热身，那似乎是全村人共赴的一个节日。

清清净净的白水河哗哗流淌着，青的白的大石头浮卧在水中，人们可在两岸来
往穿梭。就在河的两边，那飘摇的麻地片片连连，远看似是一体，走近却一块块独立
成林。杀麻，要前后左右挥舞双臂。故此，那麻林里只有一两个或三五个人，都是自愿
结对，有的是夫妻，有的是邻里交好。

那麻长得丰茂，一块块的麻，就是一片片妖娆的麻林，随着一声梆子腔般浑厚的
吼喊：杀麻喽！人们隐入麻林，白河的两岸，就再也见不到人影，只有那木刀打麻的刷
刷声、隐隐的说笑声伴着水流声飘荡……

一会儿，有人高声唱起来：“什么穿青套着白，张嘴唱歌喜事来；什么东西挂小
刀，嘀哩嘟噜上树梢；什么东西光腚光，千丝万线身上藏……”有人对唱：“喜鹊唱歌
好事来，豆角子架上长小刀，千丝万线麻身上藏……”日头西斜的时候，人们手中的
活儿才陆续告罄。

人们手中白的麻刀被染成绿色的了，浑身上下也都沾染上麻的汁液，散发着麻
的香气，那曾活跃在麻林里的麻跳子，也尾随着这香气到人身上来了。人们走出麻
地，遍身拍打着、说笑着跑向河边，男女各自选占一处河湾，脱下身上的衣服摔打，有
的干脆连人带衣服一起扑入水中，衣服搓揉后，甩到岸边的大石头上晾晒，人呢，在
河水里游玩嬉戏。

暮霭升腾的时候，岸上的衣服干了，人们上岸，穿好衣服回家。这个时候，大人孩
子都会满载而归。口袋里装的，木筐里盛的，都是麻身上的东西。那肥硕的麻叶，回家
就可扔进猪圈里，让猪吃顿美食。那麻头上半熟的小浆果要放到房顶上，精心地晾晒
后收起来，等老母猪下崽的时候，用碾子压成面给猪下奶。

这个时候的麻地清清亮亮了，一棵棵麻碧绿的，不带星点的枝杈，清爽而洁净地
立在大地上，是黑土地上一道靓丽的风景！

醒麻
就在麻汲取天地精华，往身上一层层披挂着麻筋的时候，人们开始为收麻做准

备了。
在麻地边儿挖出一些池子，放上一些河水。几个老人边看管着麻池，边从麻地里

拔出一些细小的麻，放在水里浸泡，而后两棵一对扭在一起，这是要子，是为将来捆
扎麻用的。深秋，麻成熟了，由翠绿变成为墨绿了，人们贴着地皮把麻割倒，用要子捆
成均匀的小捆，而后一排排放入麻池，开始“醒麻”。

这可是个技术活，麻全身要浸泡在水中，日子不能太长也不能太短，长了就沤烂
了，短了呢，麻醒不了，不脱骨。麻这个时候似乎还在睡着，需要醒，就如麻要在水中
洗个澡，才能够清醒过来，它醒来的标志就是贴在身上的麻线离了骨，麻的秸杆就是
麻的骨骼，这让麻脱离开骨骼的程序，就要在水池子里幻化完成。

那有多么神奇！墨绿色的麻，看上去身上什么也没有，就是一棵棵光光的秸杆，
可它在水里躺上那么一段时日，再在太阳下吹一吹风，它就变成灰白色的了，它身上
就披上丝丝缕缕的麻线了。

扒麻
等所有的庄稼都进了场了，籽实打下来上交了，空荡荡的场院上只有麻了，方方

整整的一大垛，立在那里，那将是漫漫长冬里山里人手中惟一的抓挠。
初冬，一个飘落着雪花的天气，沉寂的村子热闹起来了，分麻了，一捆捆的麻被

扛进一家家的院子里。
大雪封门的白天，或是长长的冬夜，家家都在扒麻。
人们聊着家长里短、古今世事，手里拿着麻，如做游戏一般，不须用力，手指轻轻

那么一掰，啪的一声，断裂开一截，麻筋就这样从麻棵上一层层地剥落下来，脱了麻
线的秸秆，叫麻杆了，它雪一样白，极易被点燃，火光热烈而明亮，孩子们点亮
麻杆到黑地里去跑，着完了一根，再点上一根，接着出去跑，就在大人的闲谈和
孩子们的欢笑声中，麻线如瀑布一样飘挂在木杆子上了，日子的乐趣也便从这里
飘散开来了。

剥好的麻线拣好的交到队上一些，留做纺绳子用，余下的就成了家里花销的来
源。也不知道那年月，哪里需要那么多的麻，一年四季供销社都收麻。在冬天的雪天，
爱喝上两盅的老汉，胳膊下夹着绺麻去代销点，回来的时候，绿玻璃瓶子里就装了半
斤二锅头；女人怀里抱着孩子，拿一绺麻去供销社，回来的时候，那麻就变成了几尺
花布、两斤大青盐，孩子的手里还得了几块胶皮糖。

过年的时候，剩的最后一点麻，又换来了五彩的花纸、斑斓的年画，那花纸
刻成挂钱张贴在屋里屋外，在风中张扬着年的喜气，麻就是这样滋润着山里人贫
寒的日子。

日子淹没着一茬茬的人，日子也淘汰着一些些的物事，不知道从哪一年开始，麻
渐渐地开始稀少起来。如今，日子光鲜亮丽了，土地也不再是单调的大青大绿了。当
年种麻的地上，现在生长的是油葵、万寿菊、玫瑰花，赤橙黄绿青蓝紫，各色鲜花，在
黑土地上铺天盖地妖娆绽放，既带来不菲的经济价值，也赏了绝妙的景观，大地也真
的是旧貌换了新颜。

现今，在塞外的大地上，已经很少有麻的影子了，麻走到日子的后边去了。现在
已经很少有人再想到麻了，80多岁的九爷种了块麻，夏日我回去的时候，他让我在麻
地边给他拍了张照片，可还没有等到麻成熟，他就走了。

人们怎么也想不透，老人种块麻做什么？
在我看来，那老人种麻，就像一个不凡的导演，在某一个地界，打造了一个碉堡，

或者影视城之类，在那里复原着什么，或者追溯了什么，或许也可以说是重现了什
么……总之，他真实地造了一回过去的什么，他从那打造的实景里，摸了一把过去，
是日子，是人，是时光，我说不清楚，他从那麻地里都看到了什么，闻到了什么，怀恋
着什么，我想，那是谁也猜想不透的……

有唱歌、唱戏、唱调子、唱大本
曲……却从没听过“唱话”。这是我
生造的词汇，专家学者肯定不会认
可，但却又是我亲历亲闻的真实故
事。

深秋时节回老家，返回县城时中
巴车到苗族聚居的白竹村，有人搭
车。推开车窗，满怀欣喜——稻谷扬
花，苞谷吐缨，葵花金黄，核桃将熟，
柿叶微红，我全身心陶醉在苗寨秋色
中，并未留意上车乘客。待乘客坐
稳，客车又缓缓起动。

这是鸡街乡到县城的客车，驾驶员金平师傅是彝族第一代私家客车驾驶
员，我记着他的手机号码，每次回老家都搭这班长途客车。他说孩子考上中央
民族大学，最近要送他去北京，要停个把星期的车。鸡街乡地处漾濞江下游，
出民歌、出人才，前些年有农家子弟考上中山大学、清华大学，这是彝家人的
骄傲。

说到读大学，刚上车的苗族妇女活跃起来，说侄女考上了昆明的大学，是“第
一名”，又说不是第一名，是什么“第一本”，说了几次没说明白。我判断，她要表
达的是侄女考上了省城大学的“一本”。苗家咪彩（女孩）上大学，可喜可贺！

我便注意起他们来——两女一男，带着一位小咪朵（男孩）。刚才说话的那
位妇女 40 多岁，着汉装，剪短发，穿浅黄色蓝花长袖衬衫、藏青色长裤，一脸笑
容。另一位妇女30岁上下，穿红碎花短袖姊妹装、深黑色长裤，也剪短发，青春
亮丽。中年男子肯定是碎花短袖的丈夫，穿细白布普通衣，外罩黑褂子，戴顶旅
行帽，刚刮过胡须，脸铁青铁青，英武干练。小咪朵理板寸，穿短袖上衣和牛仔
裤，帅极！他单独坐在单排座上，一会儿左手扶着扶手就睡着了，脸上漾着甜甜
的笑意。车子颠簸，父母并不担心，继续着他们的话题。我却放心不下，准备随
时扶他一把。

车里热闹起来。三位苗胞始终处于兴奋状态，他们讲着民族话，声音大、声
调高，咬字清晰、音色圆润，说到开心处，两位妇女“咯咯”笑起来……我第一次遇
到苗族同胞如此无拘无束地在陌生人面前说话，聚精会神地听着，但除了“大
学”、“彩铃”和“银行卡”几句，其他听不懂。我老家与白竹村毗邻，在公社工作时
经常来这边下乡，寨子里有许多朋友、熟人。过去苗族妇女说话，埋着头，轻声细
语，柔软舒缓，甚至有些压抑，用心倾听才听得清楚。

我继续细心倾听，猜想他们究竟为什么这般高兴？
他们的话岂止是响亮高亢，简直是在唱——两位妇女不知说着什么开心事，

你一言我一语，未待一个讲完，另一个就抢着插进来，话语富有节奏感、音乐感，
像是按照节拍韵律在唱。碎花短袖说到忘情处，“哦——哎儿——”一声赞叹。
蓝花长袖附和着，也“哦——哎儿——”抒起情来。本以为那句叹词只是妇女的
专利，不料旅行帽也“哦——哎儿——”锦上添花，像要吼上一嗓子。一串清亮悦
耳的笑声漫出窗外，被车轮和秋风拉得悠长悠长……

我就有些忍不住了，回身问后座上的蓝花长袖：“阿姐，你们去哪儿？”
“我们回娘家来了。”她笑着说，“我嫁到宾川鸡足山下，她嫁到巍山永建山

区。昨天来给我姑妈也就是她母亲拜寿，今日回婆家去。”苗族保留着族内通婚
习俗，漾濞苗家咪彩嫁给外县外州咪朵，这很自然。

“你们说话咋个这样好听，唱歌一样？”
“哦——哎儿——”两位妇女又一声“唱”。蓝花长袖说：“苗族话里也有一些

汉话呢，比如‘改革开放’、‘新农村’、‘以人为本’这些，苗族话说不成，只得说汉
话。”我问苗族话难学不难学？碎花短袖说，如果和苗族人在一起，半年就会说
了。我指着睡着了的小男孩：“咪朵几岁了？”她答：“6岁了，住在山上，隔城远，
寨子里又没有幼儿园，读书怪淘气……阿叔是哪里呢，咋个会说苗族话？”

“‘咪朵’、‘咪彩’几句日常话罢了，其他不会说。你们苗族话变了，有点汉化
的味道。”

“过去嘛苗族不兴和汉人结婚，现在嘛，说个彝族媳妇也说得呢，嫁个白族姑
爷也嫁得呢。几个民族在一家，苗话汉话一起说，腔调变了些。”

“苗族有语言没有文字，口头的东西无法用书面语记录下来吧？”
“苗族有文字，在文山那边！”三人异口同声纠正我。蓝花长袖说：“我姐夫古

老师你认得吗？他去文山学过 3 年苗文，是我们这边惟一一个会写苗文的老
师！”古毓清，我的同学，大理师范毕业，白竹村第一位苗族老师，间或见面，怎认
不得？“去文山前上边说要办个苗文班，回来后没有办成。现在号召娃娃进城读
书，学校撤的撤并的并，更办不成了！”话语间流露出无比的惋惜。

碎花短袖说：“州里计划办个苗族学校，报告打了，批不下来，主要原因是苗
族人口少。这件事情大理学院何老师最热心。何老师会写苗文，又会说英语，那
回外国专家来，何老师当翻译。上边要调他，学校舍不得放，何老师也舍不得走，
只说要为本地方、本民族多培养一些人才……”旅行帽打断她的话自豪地说：

“哦——哎儿——何老师是我们苗家人哎！”
人才难得！我从心底里向这位何老师致敬！虽然没问是男老师还是女老

师，是人可“何”还是禾口“和”？
“古毓清还好吗，听说家里买了轿车？”
“买了，一辆桑塔纳、一辆面包车。桑塔纳自家用，面包车跑跑生意。可惜他

家那里是个陡坡，公路修不进去，车只好停在院外核桃树下。你说哪来恁多钱买
车？核桃好嘛！阿叔你晓得呢，我们寨子，每年卖核桃收入四五万的农家多着
呢。如今时代变了，瓦房盖起一大院，彩电冰箱用着了，小轿车也开着了！”

“哦——哎儿——”三人一声赞叹，爽朗地欢笑起来。小咪朵醒来，揉揉眼眉
也笑了，虽然他还不清楚大人笑些什么……

车到漾濞江平坡大桥，三位乘客谢过金平师傅下车，另搭客车到大理再回
家。我继续往漾濞县城赶，苗族同胞风格迥异的欢声笑语萦绕耳际。“日子笑着
过，白话唱着说”，一个勤劳淳朴、多才多艺的民族，阔步行进在小康路上。

自摇曳迷离的草地
询问迁徙的消息
据说化作鸟儿 已飞去很远

自升腾的太阳
询问水的消息
据说化作花儿 已回故乡

自苍茫的原野
询问雨的消息
据说化作浓浓的怅惘 已浸进叶子

自闪烁而来的星星
询问光的消息
据说慢慢划过天际 化作传说

一刻钟之后
想分却难舍
所谓的这颗心
静静饮用
青春的怅惘

想回却难返
所谓的这岁月
苍茫消逝
滚落的泪水里

想抛却难弃
所有的这一切

多年以后
都将弃我而去

想梦见却难入梦
只是一份幸福
一刻钟之后
使我在大地上深蓝一片

闪光的躯体
怅然走在人群中
冷冷的天空落在我肩上
其闪光的躯体袅绕在手心
深处 惟有鸟儿徘徊

走向遥远的你
飘浮的云朵落在我肩上
先知的众佛高处端坐
自风尘 解救我

茫茫雪野上高歌而行
闪亮的星群落在我肩上
黑暗终结于其温暖中
太阳升起 在中央

踏着迁徙过后的尘埃
泪水不由怆然而下
人们聚集在历史的废墟上
留下其名 感伤而归

漫步缘真
□亚 根（黎族）

唱 话
□蒙正和（彝族）

远古之释（外二首）

□敖其尔巴尼（蒙古族）作

哈 森（蒙古族）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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